
王志成和妻子贾蓉是安徽老乡， 高考

时巧合地都报考了警校， 大学又分在同一

个专业。 2015 年， 他们双双考取上海市

监狱管理局人民警察， 3 个月新警培训期

间感情渐笃。 之后， 贾蓉留在了女子监狱

工作， 王志成被分配到 300 多公里外的军

天湖监狱。 这意味着两人要面临遥遥无期

的异地恋， 怎么办？ 王志成和贾蓉相信真

爱不会输给距离和时间， 于是坚定地走到

了一起， 也就过上了 “董永和七仙女鹊桥

相会” 般的生活。

王志成平日里总像打了鸡血一样努力

工作， 尽量不拖延到休息日。 因为周末要

留足时间， 来回乘车六七百公里、 七八个

小时与爱人相聚。 婚后一年多， 他们的儿

子毛豆出生了。

然而， 王志成无法时刻陪伴在妻儿身

边，儿子出生以后，跟手机视频里的爸爸在

一起时间更久。 每次见面，儿子不要玩具、

不要好吃的， 扯着衣角只想多留爸爸一会

儿。特别是有一次儿子发高烧，平日坚强的

孩子竟然主动抱着爸爸不肯松手， 这让有

泪不轻弹的王志成眼眶湿润了。 贾蓉最怕

的也是孩子生病， 平日乐观开朗的她要孤

单一人承受那种无助与无奈。

王志成说， 自己在域外工作， 能回家

的时间很短暂， 每个月仅六天时间。 妻子

是坚强的， 独自在上海工作和生活已属不

易， 两次怀孕都只能一个人挤地铁、 赶公

交、 排长队、 做产检， 跟个超人似的 “十

项全能”。 妻子更是温柔、 善解人意的，

孩子出生以来的两年多时间， 当爸爸的最

多也就陪伴了一百多天， 按小时来算在家

才两千小时， 除去休息时间， 真正跟孩子

在一起也就一千小时。 妻子从不抱怨、 不

吐槽， 她还努力在儿子的认知里， 塑造爸

爸是爱他、 哄他、 陪他、 值得期待的那个

人。 妻子用体谅、 理解做粘合剂 ， 让爱

情、 亲情牢不可破。

而在贾蓉心里， 王志成是经常加班到

深夜，一天可能只有一句，“今天没事吧？睡

啦，晚安”的加班狂人；是产房出来第一时

间凑到病床前，泪眼朦胧地说“老婆，你辛

苦了”的大个头糙汉子；是出差上千公里都

记得给妻子买最爱小零食的暖男； 是吵架

时闷声不响， 妻子说啥都默默忍受的闷葫

芦；是默默用心记录下妻子所有喜好，周末

相聚带她一一去实现的细心老公……

现实中， 很多情侣、 夫妻的爱情和婚

姻， 都敌不过时间和距离的挑战， 可贾蓉

和王志成却觉得， 距离和别离是他们爱情

的保鲜剂。因为一周才能见面一次，所以每

次都有着如初见般的新鲜感； 因为思念太

深、期待太久，所以相聚的幸福感会被放大

很多倍。每次回家，王志成总会把精心准备

的小礼物送给妻子和孩子， 而贾蓉也会做

上一桌丰盛的饭菜， 给难得的欢聚时光增

添仪式感。 每当相聚，一家人约好，谁也不

准宅着，一定要去户外来一场亲子活动，想

尽办法让一家人的感情持续升温。

他们早已定下约法三章， “吵架了谁

也不准出门， 不准冷战； 谁也不准轻易提

分手； 谁也不碰触、 不纠结无法解决的问

题……” 他们苦心经营、 小心呵护着这份

奔波在路上的爱情。

“申城多少平安夜，天湖几代守夜人。”

这是军天湖监狱精神的真实写照。

在新时代里， 一批批像王志成这样的

年轻“守夜人”陆续远离申城，践行着“红烛

精神”，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甘于奉献……

对于何时能长久地在一起不分离， 王志成

从来不跟贾蓉承诺，贾蓉也从不问起，这是

同事间、更是爱人间的默契。 因为，总要有

人扎根基层，负重前行， 用实际行动来诠

释对这份职业的忠诚与坚守。

□法治报记者 徐荔

像 “红烛” 一样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是激励了几代上海监狱警察的精神力量。 那么 “红烛精神” 从何而来？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所坐

落在安徽宣城的上海监狱———军天湖监狱。

1988 年， 当时军天湖监狱还被称为军天湖农场， 在建场 30 周年的文艺汇演上， 农场干警和职工自编自演了名为 《红烛颂》 的舞蹈。

舞蹈编排朴素、 意义深刻， 借燃烧自己、 照亮他人的红烛， 寓意广大军天湖人扎根农场、 任劳任怨、 无私奉献的精神， 与现场观众产生共

鸣， 由此， 经凝结提炼的 “红烛精神” 在上海监狱系统广泛宣传， 并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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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申城的平安“守夜人”
———探访 “红烛精神” 起源地军天湖监狱

B2 大墙故事

上图： 《红烛颂》资料照片 军天湖监狱供图

下图： 已经废弃的分散关押点依旧可以找到

当年改造犯人的痕迹 记者 徐荔 摄

军天湖监狱的 《红烛颂》 如此有感

召力， 与它的历史有关。

始建于 1958 年的军天湖监狱， 位

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西南 20 公里处，

距离上海 318 公里。 作为域外农场型监

狱， 军天湖监狱的创始和发展有着特殊

的时代印记。

为服务上海经济建设 ， 1958 年 ，

400 余名干警奔赴闽北山区， 创办了上

海市地方国营闽北农场 。 闽北创业 4

年， 砍伐毛竹总量占上海毛竹需要量的

40%， 有力推动了上海经济的快速发

展。

1962 年， 因战备需要， 经上海市

委与安徽省委协调， 安徽省将当时的军

天湖新生农场转让给了闽北农场。 1962

年 6 月， 闽北农场迁至现址， 定名为上

海市地方国营皖南军天湖农场， 后更名

为上海市军天湖监狱。 干警们服从组织

安排来此， 白手起家、 开荒造田、 艰苦创

业， 使得一片荒山野岭成为了放飞新生的

热土。

而这些 “开创者” 中， 最让人印象深

刻的恐怕就是军天湖农场第一任老场长魏

林生， 他是几代军天湖人的精神楷模。

解放后， 曾在战争年代参军的魏林生

主动放弃革命伤残军人待遇， 从部队转业

来到地方。 1960 年， 魏林生被紧急派往

位于福建的上海闽北农场担任党委书记兼

场长， 接手管理工作。

在工作与生活环境极其艰苦的条件

下， 魏林生一把油纸伞、 一根拐杖、 一双

解放鞋， 他就靠着这些上山摸情况， 带领

民警群众开荒种地、 养鸡养鸭， 大家都对

这位场长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62 年， 魏林生指挥带领近 7000 名

民警、 犯人， 辗转水路、 公路、 铁路， 跨

越六个省市， 安全抵达皖南军天湖农场。

到了皖南， 又是 “从头再来”。 魏林

生依旧和在闽北农场时一样， “撸起袖子

加油干”， 他提出 “边接管、 边安家、 边

生产”， 全面贯彻农、 林、 牧、 副、 渔全

面发展的方针。 同时为农场建设确立了

“整体规划， 分步实施” 的发展步骤。 通

电、 修路、 建茶场， 教育改造犯人， 农场

建设一步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但是， 这些年来废寝忘食的工作给魏

林生的健康埋下了隐患。

据魏林生的女儿多年后回忆： “父亲

因长期操劳， 已积劳成疾， 当时身患多种

疾病。”

1973 年 5 月 30 日， 魏林生在农场大

会作工作报告时， 突发脑溢血， 倒在讲台

上……当时他的双手还紧握着讲稿。 1973

年 6 月 3 日， 魏林生经抢救无效不幸逝

世， 年仅 51 岁。 他的一生就像一支 “红

烛”， 无私地奉献出自己全部的光和热。

那些年里，像魏林生这样“燃烧自己照

亮别人”的干警还有很多，他们的精神感召

着一批又一批新人。 1988 年，是军天湖农

场建场 30 周年，为了纪念那些为军天湖农

场建设奉献的前辈， 为了歌颂这些为了守

护上海平安远离故土的人们， 农场青年自

编自演了名为《红烛颂》的舞蹈。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这一段舞蹈并不

酷炫， 甚至非常朴素， 可是它背后的故事

和传达的精神却让有所经历的人感动。 也

是从那一年开始， 经过凝结提炼的 “红烛

精神” 成为上海劳改系统广泛宣传， 并得

以传承。

如今， 红烛精神作为具有鲜明特点的

文化符号、 文化现象和文化烙印， 已然成

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气场、 文化信仰， 渗透

到监狱民警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

面， 是规范广大监狱民警思想、 行动的无

形力量。

随着时代的发展， 军天湖监狱已经发

生了不小的变化。

在探访军天湖监狱的过程中， 民警带

着记者寻访过去的一个分散关押点。 从军

天湖监狱现址出发， 车程大约 10 分钟 ，

沿途都是农田草地。 因为时隔太久， 连司

机都一时找错了地方， 陪同寻找的年轻民

警虽然编写过军天湖监狱场志， 却也从来

没有去过实地。

当年的分散关押点现在都已废弃， 有

些成了当地农民的 “仓库”， 但在关押点

的墙头柱上， 还看得到 “浪子回头金不

换 ” “反省” 等劝诫罪犯悔过自新的文

字， 以及罪犯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 据介

绍， 当年这样的分散关押点有 7 个， 分布

在 26 平方公里的军天湖农场。

2004 年， 军天湖监狱将分散关押的

服刑人员全部移押至中心监狱， 实现了服

刑人员由分散关押到集中关押的转变。 中

心监狱启用后， 为凸显监狱刑罚执行的本

质职能， 2004 年 9 月， 军天湖监狱实施

了 “监社分开”。 监狱专职承担教育改造

罪犯职责， 社区履行农场社区管理、 经济

发展以及服务监狱的职能。

2017 年 11 月 10 日 ， 上海市监狱管

理局和上海市农场管理局举行了皖南两农

场移交工作总协议签约仪式。 市监狱局与

光明集团签订了 《白茅岭和军天湖农场移

交工作总协议》， 目前， 已彻底实现监社

分开。

而根据监狱工作要求的变化， “红烛

精神” 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从 “燃

烧自己照亮别人” 到当好监狱事业的 “主

人翁”、 改革前行的 “燃灯者”、 平安建设

的 “守夜人” 以及人格矫治的 “引航员”

这四大角色。

“红烛精神” 传承者们要克服的 “困

难” 也有那么一点不同， 比如军天湖监狱

的民警王志成。

“红烛精神”与那些人、那曲舞

时代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他们的“鹊桥情缘”


